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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

内容概要

《红日》主要内容：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
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
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
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
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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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

作者简介

吴强，当代著名小说家。曾用笔名吴蔷、叶如桐。1910年2月生于江苏涟水县一贫苦家庭。在极其艰苦
条件下由小学、中学而读至大学，此间曾几度辍学，做过酒店学徒和小学教师。青年时期爱好文学，
学生时代曾在报刊上发表散文、特写及短篇小说。1933年春，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
在皖南参加新四军，在部队文化宣传部门工作，先后担任过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干事、科长及纵
队、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建国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1952年转业至地方，先后
任华东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1990年4
月10日，病逝于上海。吴强三四十年代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激流下》、《三战三捷》（与宋洁合作
）；散文《夜行》、《老黑马》、《英雄的业绩》（后改名《淮海前线记事》）；独幕话剧《一条战
线》、《激变》及三幕话剧《繁昌之战》和《丁赞亭》（后改名《逮捕》）。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
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大型战役，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生活素材。从1946年起开始酝酿《红
日》的创作，1952年秋写好了《红日》的故事梗概和人物表，1953和1954年，作为《红日》的创作准
备，先后写了中篇小说《他高高举起雪亮的小马枪》及《养马的人》。1957年创作出版了代表作《红
日》。70年代末，创作了优秀短篇小说《灵魂的搏斗》及长篇小说《堡垒》。此外，尚有60年代出版
的文艺评论集《文化生活》和小说散文合集《心潮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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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灰暗的云块，缓缓地从南向北移行，阳光暗淡，天气阴冷，给人们一种荒凉寥落的感
觉。　　涟水城外，淤河两岸酱黄色的田野，寂寞地躺着。　　开始枯黄的树林里，鸟雀惊惶地噪叫
着，惊惶地飞来飞去。这里特有的楝雀，大群大群地从这个村庄，这个树林，忽然飞到那个村庄，那
个树林里去，接着，又从那个村庄，那个树林，飞到远远的村庄、树林里去。　　淤河堤岸的大道上
，平日过往不断的行人、旅客，商贩的车辆、骡马也绝迹了。南城门外，那棵出生了二百四十年的高
大的巨伞般的老白果树，孤独地站在淤河边上，在寒风里摇曳着枯枝残叶，发着唏嘘的叹息声。　　
这是深秋初冬的时节。高粱、玉米、黄豆已经收割完了，枯黑的山芋藤子，拖延在田里，像是一条条
长辫子。农场上大大小小的一堆堆高梁秆、豆秸，寂寞地蹲伏在那里。听不到鸡啼，看不到牛群，赶
牛打场或者进行冬耕的农民们悠扬响亮的咧咧声，也好几天听不到了。　　战争降临到这个和平生活
的地方。　　在一周以前攻到涟水城下被杀退的蒋介石匪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开始了第二次猖狂进攻
。　　这第二次进攻，十分猛烈，敌人施展了他们的全力。十架、二十架以至三十架一批一批的飞机
，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在涟水城和它的四周的上空盘旋、轰鸣。炸弹成串地朝田野里、房屋集中的
所在和树林里投掷，一个烟柱接着一个烟柱，从地面上腾起，卷挟着泥土，扬到半空。大炮的轰击，
比飞机的轰炸还要猛烈。有时候，炮弹像雷暴雨般地倾泻下来。房屋、树木、花草，大地上的一切，
都在发着颤抖。　　苏国英团八连四班班长杨军和他的一个班的战士们，守备在战壕的掩蔽部里，已
经两天半了，一个手榴弹还没有打过，步枪子弹每人补足了八十发，除去昨天上午，飞机飞得实在太
低，翅膀几乎擦上了白杨树梢，战士张华峰觉得它过于张牙舞爪，欺人太甚，对着飞机翅膀上“青天
白日”的徽记打了一枪而外，大家都还一发未动。　　“这打的什么仗？我还是头一回！”斜躺在掩
蔽部里的战士秦守本，气闷地说。　　“这是炮战，最新式的！”坐在他身边的张华峰说。　　“炮
战？我们的炮呢？”秦守本拍拍手里的步枪，问道。　　“是好汉，到面前来于！蹲在老远放空炮，
算得什么？”机枪射手金立忠气愤地自言自语着。　　“不要急！他们总是要来的！”班长杨军正在
擦着刺刀，对金立忠说。　　秦守本眨眨红红的眼睛，向班长望望，嗟叹了一声。　　杨军觉得秦守
本的情绪不好，把他手里的刺刀，在掩蔽部的土墙上刺了一下，说道：　　“我们的刺刀、子弹，不
会没事干的！有一天，我们也会有大炮！”　　正在说着，一颗榴弹炮弹在离他们四五十米的地方，
轰然炸裂开来，他们蹲着的掩蔽部顶上的泥土，哗哗沙沙地震落下来。在他们附近，紧接着又落下了
五发炮弹。弹药手周凤山枕在弹药箱上的头，给震得跌到地上。秦守本的耳朵，虽然塞上了棉花，却
仍然感到震痛，他把身子赶紧缩到掩蔽部的里角上去，两只手掌紧按住他的两个耳朵。　　“新兵怕
炮，老兵怕机关枪。你是新兵？”张华峰忍住笑声，向秦守本问道。　　“呃！说实话，机关枪我不
在乎，这个‘老黄牛’我倒真有点心跳得慌！”秦守本回答说。　　战壕里陡然紧张起来，五班、六
班的阵地上，传出了叫喊声。 杨军伸头到掩蔽部门口外面望望，五班门口躺着两个战士，一个已经死
了，他的头部埋在泥土里。一个受了伤，身子斜仰在塌下来的土堆上，两条腿搭在折断了的木头上，
头颈倒悬在土堆子下面，杨军认出那是年轻的战士洪东才。六班掩蔽部的外面，三个战士正抬着受了
伤的六班副班长沿着壕沟运送出去。杨军的心绪有些纷乱，他的掩蔽部没有被敌人的炮弹打中，他感
到幸运，同时，他也感到敌人的威胁渐渐地逼近了身边。“只是坐在这里挨打吗？”他很想带着他的
全班，冲到战壕外面去，和敌人厮杀一番。他咬着嘴唇回到掩蔽部里，当他看到秦守本紧紧地抱着脑
袋，把身子缩成一个团团，挤在掩蔽部的最里边，敌人的炮弹又在纷纷倾泻下来，他的“冲出去”的
念头，又马上消失了。　　“怎么样？”张华峰低声问道。　　杨军轻轻地摇摇头。　　“五班门口
吵吵叫叫的，为什么？”　　张华峰又问了一句，同时爬起身子，想到掩蔽部外头去看看。杨军一把
将他拉住，说道：　　“把我们的工事，再加加工！”　　战士们意味到邻班的工事吃了敌人的炮弹
，同时仰起头来，观察着掩蔽部的上顶是不是牢固。秦守本的两只沾了泥土的手，从脑袋和耳朵上勉
强地移了下来，但随即又按到胸口上去。他冷冷地说：　　“追击炮弹，三颗、五颗不在乎。榴弹炮
弹么，我看，你们不要说我胆小，一颗就够了！”　　趁着炮弹稀疏，飞机从顶空刚刚回旋过去，他
们在掩蔽部的顶上覆上了半米多厚的泥土，掩蔽部门口的矮墙也加厚了一些，并且拦上了一棵粗大的
树干。　　整整一天，依仗着飞机大炮的敌人，前进了三公里。就是说，敌人的前锋部队，距离杨军
他们守着的第一线阵地，还有十二公里。照这样的速度计算，如果还是痴猫等死鼠一般地守在战壕里
，必须在四天以后，才能跟敌人见面交锋，杨军他们的刺刀，才有溅上敌人血迹的机会。打惯了出击
战的部队，变换到阵地守备战，精神上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时间在睁眼的睡眠中过去，看不到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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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

影子，伤不到敌人的皮毛，在杨军他们看来，这不是战斗，说是战斗，也是一种令人怄气的战斗。　
　叫人振奋的消息终于来了。　　在当天的夜晚，他们奉令举行第一次出击。　　沿着淤河滩向前摸
进，河水哗哗地流着，像是悲愤的低诉。夜空里，繁星缀满蓝天，较之置身在不见天日、身子不能立
直的掩蔽部里，这时候，他们真是回到海阔天空的世界里来了。秦守本特别显得活跃，他的一只手握
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只手拿着手榴弹，他心里说：“这种打法，我死了也甘愿。”河滩上没有路，
潮水刚退下去，滩边又烂又滑，腿脚不时地陷到滩淤里去。　　二排长陈连带着五班六班，绕道堤西
的田野前进，杨军的一个班，分成两个战斗小组，沿着河滩正面袭击敌人。在堤上一个独立的饭棚子
跟前，他们发现了敌人，正要扑将上去，敌人的汤姆枪却抢先开起火来，子弹从他们的头上掠过，穿
人到河水里，发出嗤嗤的声音。金立忠一个快步冲上河堤，机枪的两只爪子抓住一个被砍伐了枝干的
杨树根子，随即喷出鲜红的火花，射出了密集的连续的子弹。一个班的敌人，被打倒了三个，摔倒在
堤边上，有一支汤姆枪，从死了的兵士手里，飞到离尸体五步以外的地方，继续把它肚里的几发子弹
打完。没有死的敌人，就慌乱地回头狂奔，嘴里发出听不清字音的惨呼悲喊。杨军、张华峰、秦守本
他们追了上去，金立忠的火力，跟在敌人的屁股上凶猛地追击着。副班长带的下半班，和排长陈连带
的两个班，几乎同时包抄到敌人的前头，拦断了敌人的归路。敌人有的死在路上，有的惊魂丧胆地跳
到淤河里去，淹死了。一个班的敌人，只有一个没有死，胸口中了两颗子弹，血，浸湿了他的灰黄的
军衣，胸前印着“灵”字的符号，也溅满了血污。当把他抬走的时候，他模糊地意识到他当了俘虏，
微微地抬起他的右手，大声哭叫着说：　　“你们赶快把我打死！打死！”　　走了没有几步，他就
死了。　　二　　两天以后，敌人终于攻到了涟水城下，杨军的一个班，只剩下五个人，副班长带的
下半班，由于掩蔽部中了一颗一百磅的炸弹，全部牺牲了，酱黄色的发着油光的泥土掩埋了他们。杨
军的左肩，楔人了一寸多长的一块炮弹片。他刚刚发觉自己受了伤，敌人步兵的第七次冲锋，到达了
他们扼守着的战壕附近。来不及包扎伤口了，他和他班里仅有的四个战斗员，迎着敌人冲了出去。前
进了一段之后，杨军凭据着单人掩体，忍着伤痛，把枪口对准着敌人射击。他看得清楚，他射出的子
弹，穿进了正在向他面前奔来的兵士的肚腹，那个兵士的身材很高大，光秃着脑袋，手里拿着一支汤
姆枪，在中弹之后，还向前跑了四五步，才抱着肚子倒下去。这时候，杨军的头脑，比坐在掩蔽部里
清醒得多，对他的射击的准确性，充满以往所没有过的信心。“又是一个！”他的心头漾起了一种杀
敌致果的快感。一个赤红脸高鼻头的敌人，在离他三十来米的地方，脑瓜掼倒在一棵树桩子上，血从
口里喷吐出来。敌人的冲锋队形是密集的，真像是一窝狂蜂，低着头，躬着身子，看样子是受过最严
格的训练，向前跑步冲锋的时候，竞还保持着先后层次，前头的总是跑在前头，后头的总是落在后头
。大概是个军官，在杨军面前一百五十米远的一道矮墙后面，不时地冒出头来，举着手里的驳壳枪，
砰砰叭叭地射击着，嘴里大声喊叫：“冲！冲上去！不许回头！”在他督战的枪声和喊声下面，兵士
们冲进了几步，又伏下身子，头脸紧紧地贴到地面上，躲避着迎面射来的子弹，他们还不时地回过头
去，看看后面的人跟着冲上来没有。这样冲锋的阵势和速度，使得杨军能够从容地观察敌人，从敌人
群中选择他的射击目标。　　那个军官又把脑袋露到矮墙上面来，他连续打了十多发子弹，喝令扑在
地面上的兵士们，爬起身来继续冲锋。杨军没有让这一眨眼的良好机会滑过，他扣了一下枪机，一粒
子弹从枪口飞了出去，矮墙上那个军官的头，从此就不再冒头到矮墙上面来了。全战壕的战士们，和
出膛的子弹一样，猛然地飞蹦出去，完全忘却了上空的敌机正在嚎叫着扔下雨点般的炸弹，他们急风
骤雨似的扑向了敌人。敌人从地面上慌张地爬起来，有的回头就跑，有的爬起来又扑倒下去，有的对
着向他们反击的队伍，颤抖着身子胡乱射击。杨军、张华峰冲在最前面，一口气冲到那道矮墙下面。
　　像前天夜晚那样的小出击，在杨军的战斗生活里，至少有过三十次。敌人在八个小时内进行了七
次冲锋，在这第七次冲锋的时候，来一个凶猛的反冲锋，对于杨军确是当了五年战士的头一遭。他感
到很痛快，也很新奇。“这样的战法很有味道。”他的心里，有这样的感觉。胜利的愉快，压服了肩
部创伤的疼痛，在矮墙附近，他又打死了一个向他扑来的敌人。　　他终于瘫软下来。高速度的奔跑
和伤口的流血过多，使他的肢体失去了撑持的力量，昏倒在矮墙底下。烫热的枪压在他的身上。他虽
然还很清醒，但脸色已经苍白，呼吸也显得微弱起来，他缓缓地呻吟着，嘴里非常干涩，口唇不住地
翕动，在强烈的阳光下面，他闭上眼睛躺在地上。大约过了不到一分钟，一股硝烟窜入到他的鼻腔里
，他又张开沉重的眼皮。　　淤河东岸的一个小庄子，落下了敌人的硫磺弹，房屋和草堆正在燃烧，
浓烟随着风势吹拂过来。他想爬起身来，他从腰眼底下抽出麻木的右手，和他的臀部同时用力，按着
坚硬的地面，紧紧地咬着牙关，把沉重的身体向上撑起，但是，他没有能够如愿，他又跌倒下去，仍
旧躺在矮墙底下。喘息了一下，他摸着挂在腰皮带上的水壶，想得到一口水喝，用力摇晃一下，水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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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得几乎没有分量了，水壶碰到枪杆子上，发着空洞的声音。“没有水了。”他喃喃地说道。他把贴
在地面的头，歪向左右两边望望，没有什么动静，大炮不响了，枪声也很稀疏，除去在他的右前方淤
河边上横着一具敌军士兵的尸体以外，他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这时候，他突然感到孤独和不安
。“我不行了吗？”他心里暗自地问着。稍隔一会儿，突然一阵枪声，使他从迷蒙的状态里清醒过来
。奔跑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本能地爬了起来，全身生发起一股热力，好似一盆烈火在燃烧。他的眼
前出现了在十几分钟以前看到过的那个敌人的形象。他确信没有看错，是脑袋冒到矮墙上面被他一枪
击倒的那个军官。军官的手里握着崭新的快慢机，枪上的烤蓝一点没有磨退，耀着闪闪的光亮，军官
的眼睛也在发光，血从头发丛里经过鼻子、嘴唇，流到他的脖子里。军官好似明白面前的这个人正是
开枪把他击倒的射手，仇恨从他那发着紫色的眼珠显露出来，他的一只手抓住矮墙的泥土，竭力地撑
持着身体，一只手举起枪来，食指在枪机上连连抖动，朝着杨军射击。可是，没有一颗子弹射击出来
。他焦急而又失望地靠在矮墙上，考虑着用别的什么手段重新对付他的敌手。杨军在敌军军官举枪向
他射击的时候，迅速地把身子向旁边闪让一下，不料一块砖头绊了他，他踉跄了两三步，才站稳了脚
跟。他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地方，还会发生这样一场白刃战。杨军清楚地知道了敌手的
弱点，不是枪坏了，便是枪膛里没有了子弹。他停顿了一下，抱住他的枪托，举起闪光灼灼的刺刀，
冲到矮墙的那一面，转过身子，拼力地朝着军官的胸口刺去，由于用力过度，他的两手抖动了一下，
刺刀深深地插入到墙肚里去，刀锋侵入的地方，距离军官的臂膀大约还有二寸到三寸光景。杨军急得
头上迸出了豆大的汗珠，正要从墙肚里拔出刺刀来，进行第二次刺杀，军官却颓然地倒了下去。杨军
吃力地把刺刀从墙肚里拔了出来，头比先前晕眩得更加厉害，他的体力似乎已经消耗完了，瘫靠在矮
墙上喘息着，好似刚才的敌军军官站立着的那个姿态一样。　　追击敌人的秦守本在一个炮弹坑旁边
跌了一跤，膝盖碰出了血，裤腿子卷到大腿上，伤处裹着纱布，攀着张华峰的肩膀，一拐一拐地走回
到矮墙跟前。　　他们扶着杨军回向阵地，在走了十多步以后，杨军突然停止下来，说道：　　“把
那个军官弄来，他没有死！”　　“家伙已经给我缴来了！”秦守本晃着崭新的快慢机说。 　　　“
把他弄来，是个军官，他还是活的！”杨军坚决地说。　　“不死，也快断气了！”秦守本还是不愿
意回去。　　“我去！”张华峰说着，跑回到矮墙那里去。　　淤河的水，淤河两岸发着油光的黄土
，高高的白杨，一棵老白果树，精心构筑的守了八天八夜的战壕和掩蔽部，战士们含着眼泪和它们告
别了！　　战士张华峰、金立忠、秦守本和弹药手周凤山四个人，两天来，连续地向北走了一百二十
里，仅仅在昨天的中午，倒在田野上的秫秸丛子旁边，为着躲避敌机的扫射，睡了三个钟头。　　秦
守本感到十分疲劳，他的枪和米袋子全都压在张华峰的肩上，就这样，他还是走走歇歇，歇歇走走，
随时随地都想歇息下来。本来，他是一个喜爱说话的人，这两天，在四个人里面，他却成了最沉默寡
言的一个。　　吱吱嗥叫的独轮车，三轮大牛车，载运着米粮、被服和弹药，骡马驮着扎成一捆一捆
的枪支，它们有的没有了机柄，有的缺少了枪托或者断了枪筒。牛车的货物堆上，间或有几个战士坐
着或者躺着，其中的一个战士在上面沉沉酣睡，他的两条腿悬挂在货物堆的边缘上，随着牛车的颠簸
而摇摆着，看来，他随时都会从上面滚跌下来。赶牛车的农民，不住地把手里的鞭子打得脆响，吆喝
着牲口迅速前进。一辆牛车忽地停在路上，而前面并没有什么障碍。赶车人手里的鞭子，虽然打得格
叭格叭地炸响，靠左边的一条黑犍牛，却怎么也抬不起腿来，嘴里不住地流着白色的涎水。“你打它
呀！”坐在车顶上的战士对赶车的人说。赶车人手里的鞭子还是扬向空中，不肯落到牛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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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

精彩短评

1、小学去表妹家，在她家读到的书。
2、比如这个
3、现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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